
我要向世界笑
□邹汉明

穆旦，一个躲在众多诗句中的名字；一个藏
在汉语或说汉字中的名字。具体一点说吧，它
其实就躲藏在百家姓的这个“查”字里。

当查良铮第一次使用穆旦这个笔名的时
候，还是南开中学的一名高中生。一九三三年
十二月十六日晚上，十五岁的他开始思考人生，
写了一篇《梦》，告诉自己“不要平凡地度过”这
一生。他把“查”字一拆为二，开始做起一个超
过他年纪的半完满的梦。

从学生时代开始，他似乎就喜欢拍照。他
一生所拍的照片一定不在少数，若在一张长桌
上排列开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
约从一九三五年入读清华大学开始，一直到一
九五四年十一月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发生，这
二十年间他的大部分照片都有着相似的笑容：
一种鲜明的灿烂的微笑，尤其是右边脸颊的笑
靥，无可遏制地从心底里洋溢而出。

如果就此认定他是一个性格外向的男孩，
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相当拘谨，不善交
际。朋友圈永远固定在不多的几个人。他斯斯
文文，各科成绩也不错，却不足以引起老师特别
的注意。与此相反，在文字里，他又显得老成。
他睁着一双与其说热情不如说好奇的眼睛，一
方面，老成地打量着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又专
注于省察自己的灵魂。

那时南开出来的学子比较注重仪表，一套
中式长衫以及后来的学生装甚至卡其布军装穿
在他身上无不得体。他头发乌黑，额头发亮，又
才华横溢，朋友们一律称他“查诗人”。

他受英美文学的影响很深，也早早地接受
了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如此，端正挺直的鼻梁
底下，必然会出来一个勇于向现实发言的声
音。面对危难重重的民国世界，他成长着，也经
历着；感受着，也命名着。

诗人的笑并非固定不变，也绝不单一、浮于
表面。这种笑，在他的诗歌中，比在他的生活中
更早地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9）开头写大众脸
上那种泛泛的笑，“他向我，笑着，这儿倒凉快”，
在躲避敌机的紧张时刻，一位普通市民无所畏
惧的笑，呈现出中国人天性中的乐观，这实在是
战争和死亡所恫吓不了的。

我们仔细分辨一九四〇年代他写下的那些
诗，吃惊于他竟然如此频密地写到了姿态各异
的笑：既有“欢笑”（“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
欢笑”，《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又有

“疲乏的笑”（“疲乏的笑，它张开像一个新的国
家”，《从空虚到充实》），“粗野的笑”（“我听见了
传开的笑声，粗野，洪亮”，《从空虚到充实》），以

及“忍耐的微笑”（“那使他自由的只有忍耐的微
笑”，《幻想底乘客》）。此外，还有“冷笑”（“多少
个骷髅露齿冷笑”，《鼠穴》），“暗笑”（“不断的暗
笑在周身传开”，《我向自己说》），“讽笑”（“当世
的讽笑”，《控诉》），“嘲笑”（“每秒钟嘲笑我，每
秒过去了”，《悲观论者的画像》）……

总之，诗人以他多层次的笑，立体地、意味
深长地“笑着春天的笑容”（《控诉》）。许多年以
后，我们认定他是那个时代最擅长书写各种类
型的笑的诗人。

抗战军兴，他放弃西南联大的教职，穿上军
装，应征入伍，去杜聿明亲率的远征军第五军报
到。他以军部少校翻译官的身份奔赴缅甸战场，
参加对日作战。非常不幸，远征军经历了一次大
惨败，他的部队被迫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从战
场上归来，他觉出了活着的沉重和珍贵，从此变
了一个人。生活在继续，肉体因穿越地狱而受到
的创伤，终究需要诗歌的光芒来救治。这大约也
是他此后一直没有放下诗歌的原因。

漫山遍野的死亡被他所目睹，最痛苦的人
类经验属于他，灵魂的质地从此变得硬朗而深
邃。在他最具传奇性的诗歌《森林之魅—祭胡
康河谷上的白骨》里，他不动声色地写到了一种
非人间的、全然异样的、有别于他以前的“笑”：

“没有人看见我笑”的无声之笑（“我笑而无
声”）。

而在另一首也许更加深刻反思战争的长诗
《隐现》中，他同样写到这无声之笑：“等我们欢笑
时已经没有声音。”若非亲历，我们根本无法想象
人世间还有这样一种比哭更加可怕的笑。《隐现》
还直接写到了这“笑”的反面（“……领我到绝顶
的黑暗，/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哭和
笑，构成了一个地狱归来的诗人最基本的面容。
作为人类情感的两个极点，读者有必要把它们看
成可以合并的同类项，也就是说，哭可以归并到
笑中，正是这种合并了哭的笑，加重了笑的分量，
也内蕴着丰富的表情：痛苦的面容。用他的一行
诗表述，即“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诗人早慧，又接受了最好的学校教育，特别
是受到了艾略特、奥登等当时最前沿的西方诗
的影响，所以，从根本上说，他是有学养的学院
诗人。他毫不在乎公众所知的那套诗性语言。
相反，他弃绝俗烂的语汇，弃绝一切陈词滥调，
而偏爱于使用经过他大刀阔斧改造过的现代汉
语。他敏锐地觉出了新诗之新的本质所在。他
毕生追逐这种新奇，并无所顾惜地将全部的才
华倾注在这种直见性命的现代白话中。他灵光
闪闪，三十岁左右就写出了充满“发现底惊异”
的现代诗。他有理由迸出这关乎灵魂的豪迈的
大笑：

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
我是永远地，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

——《阻滞的路》

被诬为对抗组织的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
是诗人后半生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最明显的
例子是一九六五年秋夫妇俩与四个子女的一张
合照。照片上，他一反常态，严肃地盯着眼下这

“严厉的岁月”。比对同一时期的几张证件照，
我们同样发现了这一严肃的表情。不过，他很
快就藏起这种怒容，竭力平和下来，甘愿屈居于
僻静的南开大学图书馆（整整十九年）。

一九七六年，即去世前一年，他集中精力写
诗。从短短一年之内写出的这批晚期作品中，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前期那种丰富复杂、意味深
长的笑。很有意思，晚期诗歌中的这种笑，经过
了残酷岁月的改造、摧折，已经成了一种“抗议
的大笑”（“……在雷电的闪射下/我见它对我发
出抗议的大笑”，《城市的心》）。他不同程度写
到的笑，我们粗略地统计一下，只有在舞台的演
出节目中的“欢笑”（“慷慨陈词，愤怒，赞美和欢
笑”，《演出》），也有“含泪强为言笑”（《诗》）的
笑，但更多的似乎是“嘲笑”（“从四面八方被嘲
笑的荒唐”，《好梦》）……总而言之，那是从“历
史的谬误中生长”（《好梦》）出来的笑，一种可笑
的“好笑”（“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这么丑，
我看着都觉得好笑”，《听说我老了》）。他原先
的微笑，现在终于变成需要寻找的一种表情
（“去寻觅你温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友
谊》）。正像他在《老年的梦呓》中所说：“多少亲
切的音容笑貌，/已迁入无边的黑暗与寒冷。”
没错，无论如何，他的笑容在消失。所有这一
切，暗示即使在他的“一本未写出的传记”（《自
己》）里，也早早地成为一种私底下的笑谈（“可
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智慧之歌》）。

他的文学生涯，可以明确地区分为创作和
翻译两个时期。一九四八年前他主要搞创作，
一九五三年归国后主要是翻译。

终诗人一生，他的不屈和无畏处，乃是在连
译作也不能出版的日子里，开始了最辉煌的、长
达一千余页的《唐璜》的翻译。可直到去世，译
者也未见到译著出版。去世前几天，似乎预感
到了什么，他反常地关照小女儿：“你最小，希望
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可能
出版。”这是何等的绝望！可一回头，他又安慰
自己：“……处理文字本身即是一种乐趣。”轻轻
的一句话，就又把自己拉回到了这“处理文字”
的日常工作中。这种苦笑中的“乐趣”，一直伴
随到他生命的终了。

穆旦短短的一生告诉我们，任何时代，活着
的艰难，和一颗有深度的伤痕累累的灵魂，都是
文字难以尽述的。他献身语言的这一生，应该
像纪念碑记住英雄的名字一样，值得我们民族
的语言牢牢地去记住他。如同军人用剑服务于
自己的祖国，诗人用语言服务了他挚爱的国家。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图片均为译
林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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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现在是一名中学生，想考上东京大
学。为此，最有效的就是进入考取东京大学人数
最多的高中。也就是说，要将自己置身于考上东
京大学概率最高的环境之中。

一旦身在名校高中，就只要做好周围人做的
事情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

与富翁交往，自然会知道怎么做才能赚钱；
与创作者交往，自然会知道怎么做才能创作。人
基本上属于这类生物。我们都是被环境所限定
的，并不存在什么“独一无二的个人”。我们所思
考的、所能想到的、所希求的事情，大致都可以从
环境中预测出来。你，只不过是一个能从你身处
的环境中预测出来的参数的集合体。

而且，很多人只有当“自己追求之事”与“从
环境中预测出的自己要追求之事”一致时，才会
平静而没有压力地生活。

但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希望能把这仅有一次
的人生活成独一无二的样子。人生若仅仅只是从
环境统计中预测出来的，应该会觉得很厌烦吧。

这才是让人痛苦的最大矛盾所在。从外部
看，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从内
部看，每个人却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从
哲学上来说，这就是“主观”与“客观”，或“存在”
与“结构”的问题。

想要跨越这种矛盾，有效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有意识地变换环境，去赌变换环境之后自
身变化的可能性。用自己的意志去破坏自己身
处的环境；主动打破自己与环境的协调性，在环
境所期待的自我之中，定期混入噪音。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
维特提出了“弱纽带”（Weak Tie）这一著名的概
念。格兰诺维特以近300名当时居住在波士顿
郊外的男性白领为对象，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其中很多人是利用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找到
工作的。而且，对工作满意度高的，不是那些靠
职场领导或亲戚介绍找到工作的人，而是以“偶
然在派对上认识”的“弱纽带”为契机而跳槽的
人。比起深度人际关系，浅层人际关系更能使人
抓住成功的机会。

乍一看，这似乎令人诧异。假如你现在正在
考虑找工作，你的好友和同事不仅知道你的现状，
也了解你的性格和能力，他们只会给你介绍你可
能会去的公司。而“偶然在派对上认识的人”却对
你一无所知，他们有可能给你介绍你完全未知的
公司。这里虽然可能存在一些严重的误解，但也
有可能让你发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适应能力。

在思考社会动态方面，这种“弱纽带”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概念，在最前沿的网络理论中经常被引用。

为了充实人生，“强纽带”与“弱纽带”这两个
方面都是必要的。为了深入现在的你，强纽带是
有必要的。但仅仅这样的话，你就会一直被环境
牵制着，变成一台只会对输入的内容进行输出的
机器。为了跨越它而让你的人生成为独一无二
的，弱纽带是不可或缺的。

“弱纽带”充满了噪音，这种噪音正是一种机
会。但是，网络却正在不断地开发消除这种噪音
的技术。在如今的网络上，很难出现“在派对上
偶然与人比邻而坐，就在一边觉得厌烦一边聊天
的过程中，那些人却给自己介绍了某人”这样的
状况了，因为一旦有一方觉得厌烦，就可以立即
拉黑或静音。

那么，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弱纽带”和偶然
的相遇呢？

是现实。是身体的移动，是旅行。

我想说说自己和杨振宁先生长期接触，对
他的一些印象。

大家都知道，杨振宁先生是目前世界上在世
的最为伟大的（或者说成就最高的）物理学家（不
是之一）。他和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宇
称不守恒”理论，这对于杨振宁来说并不是最重要
的学术贡献。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规范场”理论，
这个理论，按照邓稼先的话来说，是比“宇称不守
恒”理论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理论。“宇称不守恒”
理论影响世界可能是10年、20年，但是“规范场”
理论影响世界可能是一个世纪。在“规范场”理论
影响下，现在已经有3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3
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所以很多世界著名科学
家都认为杨振宁应该获得第二次诺贝尔奖。

关于其他方面，我也有些了解，我只讲自己
的两点观察：

第一，作为科学家，杨先生身上充满科学精
神。你和他聊天，可以感到他兴趣广泛，不光是自
然科学领域，就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问
题，他也关心，都有自己的见解。我给他编辑了三
本书，每一次，他都反复推敲，反复修改，一丝不
苟，而且全部按照自己的科学规范去编辑。他编

《晨曦集》的几个月里面，和我通电邮大概也有100
封。每一封信都极其简洁，用的是“电报式”的语
言，没有一个字的废话。我注意到他不喜欢啰唆，
所以我给他写信，凡是有问题，都明确列出1、2、3、
4，他回复时，便按顺序答复。有时他的回信是这
样的：1.同意。2.极好。3.可以。4.我再想想。

第二，他非常坦率、真诚，无事不可对人言。
举几个例子。

他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那时是有特殊理

由的。但是他父亲不赞同这件事。他在文章里
面说，父亲到死都没有原谅他加入美国国籍。这
件事，如果他自己不说，有谁会知道？但是杨振
宁很诚恳地讲出来，就特别让人认识到，他宣布
放弃美国国籍是为了给他逝去的父亲一个安
慰。这事情特别感动人。

他2018年在中国美术馆演讲，有听众提问，
问他当初留在美国，是不是因为回到中国没有条
件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他完全可以漂亮地回
答说，是这样的。但是他回答说，我获得诺贝尔
奖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确要依赖美国的科研
设备和条件，但是我的“规范场”理论，那是回国
也可以搞的，一个人在屋里就可以写出来。他并
不介意人家可能会借此质疑他。在他来说，实事
求是最重要。

在给他编《晨曦集》的时候，我们把封面拿给
杨先生征求意见，他看到封面上印了一张照片，就
说这张照片是13年前照的，显得他太年轻了。他
要立刻再照一张换上来。因此他和翁帆商量，写
了一封英文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I HATE pre-
tension（意为“我恨不真”）。同时给我写信说：95
岁的人不该装年轻。

但这时正是 1 月下旬，北京最低气温零下
17℃。杨先生要冒着严寒去照相，很容易感冒。
所以这件事被翁帆劝阻了。最后书上还是用了
这张照片。但是杨先生坚持，要在照片下面加一
行字：“摄于2005年。”

我讲这些细节，是想告诉各位，杨振宁先生作
为一位科学大师，有很多难能可贵的思想品质。也
许正是这些品质决定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

《中国考古百问》
刘文锁 著 中华书局

如何确定古物的年代？“九层妖塔”究竟是什么来
历？谁是何家村宝藏的主人？有人把考古与古董收
藏、挖宝、盗墓等联系在一起，这些真是考古学吗？本
书由活跃在考古第一线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执笔，
涵盖了九大领域，介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取
得的重大发现，以新颖、巧妙的角度提出问题，引出专
业、严谨的考古知识。

《在场证明：中国悬疑推理作家访谈录》
战玉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法医秦明、马伯庸、雷米、陈思诚等悬疑推理一线
创作者与复旦中文系学者战玉冰，13场深度跨界对话，
直击中国悬疑推理创作现场，揭开爆款作品背后的思
维密码。本书兼顾本格解谜、法医刑侦、硬汉侦探、历
史悬疑、幽默推理、密室犯罪与谍战想象等多种风格类
型，试图借此呈现出中国当代悬疑推理文化发展的复
杂和多元面貌。

《给孩子的生命哲思》系列
曹文轩 著 张璇 杨博 田东明 须臾 绘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四个充满诗意哲思的寓言故事，为 3—12 岁儿
童构建了一座连通现实与想象的生命教育桥梁。将

“相信奇迹”“感恩陪伴”“守护尊严”“学会放手”四大
生命课题，转化为孩子可感可知的成长密码。该系列
延续了曹文轩特有的典雅文风，却以“非人类主角”的
视角展开叙事。

《他们仨》
刘黎琼 著 译林出版社

书写科研家庭温情日常和精神共振，呈现从迷惘
到坚定的少年心，该书被誉为“科学世家的《我们
仨》”。以十四岁少年的成长觉醒为主线，以科研人员
的真实经历为雏形，创新性构建“三代同框”的时空框
架，既呈现科考事业的壮阔艰辛，又捕捉家庭场景的细
腻温情。读者可以在这一张一弛中，直观地感受到科
研精神的代际传承与时代变化。

《隼》
[英]海伦·麦克唐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隼是现存速度最快的动物，它的速度、力量、美丽
和凶猛使它成为数千年来的迷人对象，所有的隼以同
样的姿态再现，就好像它们是同一只鸟，是亨利八世或
成吉思汗放飞过的那只鸟。本书将科学史和文化史结
合起来，包含一百余幅图片，介绍了隼的完整历史，横
跨全球、跨越数千年，并介绍了最新的科学发现。

《我的无重力人生》
[法]托马·佩斯凯 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托马·佩斯凯，国际空间站的首
位法籍站长，在这本自传中首次袒露从乡村少年成为星
际旅者的完整心路轨迹。在这份生命记录中，佩斯凯带
我们穿过宇航员培训的神秘帷幕，去感受火箭升空时肾
上腺素的狂飙；我们还将与他并肩亲历空间站396天的
真实生活，跟随他出舱悬浮于无垠宇宙之中，以地外视
角俯瞰蓝色母星的奇妙。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快览>>>

李 昕 出 版
家，三联书店前总
编辑。

·书里书外·

我所知道的杨振宁二三事
□李昕

·序跋集·

走出网络去寻找“弱纽带”
□[日]东浩纪

摘编自作者《弱
关联：在旅行中探寻
检索词》自序。

穆旦：笑对世界，冲向凛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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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查良铮），中国二十世纪桂冠诗人、翻
译家。生于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农历二月二
十四日），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死于心肌梗
死，生命终止在五十九岁。

作为诗人，他摒弃一切陈词滥调，毕生追求
新诗之“新”的本质，以一百五十余首现代诗，为
中国新诗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范本，被誉为

“现代诗歌第一人”。作为翻译家，他勤勉地去
做了一名语言的“他者”，来补汉语新诗的不
足。他献身语言的一生，铸就起诗歌与翻译的
双重丰碑。

近日，《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由译林出版社

出版发行，全书以穆旦生平为线索，结合各个时
期的诗歌创作，“诗史互证”叙写“玫瑰与铁血”
的人生传奇。

作者邹汉明历时十七年，查阅并整理大量
未刊档案、抗战史料、个人书信、回忆录与日记，
走访穆旦研究者陈伯良，诗人唐湜、郑敏，同事辜
燮高、董泽云夫妇，以及密友来新夏、杨苡等人，
辅以六十幅珍贵历史图片，建构起多重记忆网络
中的穆旦生活场景。同时，作为诗人与学者，他
也结合自身对穆旦诗歌的细致解读，阐释其作为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先驱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

“我想，对于穆旦，从此我们不应该那么无视。”

1935年至1937年在北平清华大
学期间。

1947年2月，摄于沈阳。穆旦与夫人周与良。

技术将人排除出社会生产，这一现象在整个
现代化过程中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
突出。

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将中国手工工场的纺
织品剔出世界市场；机器纺织在中国出现，将千
家万户的纺纱织布逐步淘汰出局。这都是历历
在目的事实。伴随上述淘汰过程的，是手工纺织
从业者不得不退出就业，其劳动时间无法出售；
是千家万户的纺纱织布不再具有经济价值，如果
这一劳动的时间不能寻找到新的用场，那么贫困
就会大面积发生。

今天，工业化已经推进到信息化、智能化的
阶段，大数据、云计算、高速网络、人工智能相互结
合，正在使生产变得只需极少的人来完成，“无人
化”技术一方面令人欣喜，一方面也令人担忧。黑
灯工厂、无人商店、自动驾驶等已经出现或正在路
上，在有的领域，无人运行与人工运行已经产生了
直接冲突。接下来，老师、医生、律师、保姆、管理
人员也可能面临被“技术狠活”替代的命运。

乐观地说，人在一些领域被机器替代，并不
意味着真正退场，人有人的用处，可以整体性地
完成转场。历史上的技术替代都是这样发生的，
短时间的恐慌很快就会在工作机会的转移中消
失。不过，智能机器的出现可能是全方位、全场
境、全领域的，从体力到智力、从实境到虚拟，没
有哪一行能置身事外。一个教授的精品课能够
取代很多个教授的讲授，甚至虚拟教授能够把课
讲得更好，即使个别指导也能由机器完成。送外
卖、洗高楼、做预算、上法庭，都可能由自动机来
替代。必须由人完成的工作场景将不可逆转地
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可以梗着脖子说
“人有人的用处”，但不可替代的人将会极少，普遍
的情况将是人没有了用处。在社会生产中，用不
了几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人越来越不与人打交
道，而是沉溺于技术建构的个人电子环境。社会
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把人们的时间宣布为“工作日”，
并制定为法令，是要用来保证工业化、效率化的
劳动力供给。智能机器的出现可能使人作为劳
动力的价值普遍减少，大量人相比于机器甚至失

去劳动力价值，他们的时间将不再被征用，他被
剔出了劳动力市场，成为失业者，成为多余人。

智能技术的广泛推进，必然使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减少。但随着很多人被排除出生产过程，自由
时间的分配将更难公平地实现，部分人垄断自由时
间，多数人无法享用时间自由的情况极易出现。

能够参与到劳动过程的人，其劳动时间能够
售出，但其自由时间未必增加，因为他的价值会受
到机器竞争者的衡量，如果他不能比机器更有性价
比，他的那一点“机器达不到的能力”也会不足挂
齿。即使做得到机器完全不能替代，这样的人也可
能是寥寥无几，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整体处境。

退出社会生产过程的人获得的不是自由时
间，而是“多余的时间”。因为无法获得报酬，时间
对于他来说就很难用以去实现个人发展，他的时
间开始失重，很可能只能打发度日、消磨时光。自
由时间不是这样，它不只是属于个人，更重要的是
它能成为个人积极生活的展开，这需要人获得了
生活资源才有望实现。退出社会生产过程的人，
大概率只能由社会福利去保底，保底水平在不同
地方自然有高有低，但无论多高，都会形成对人的
否定性的社会评价，从而使获得者形成弱者和底
层的自定义，这并不利于其自由发展。

人工智能带来的时间危机是前所未有的。
人工智能是人制造出来的智能技术，但要使它成
为增进人的普遍福祉，而不是成为人自由发展的
异己力量。它创造出来的自由时间能被多数人
享有而不是被极少数人垄断，这一时间正义的实
现需要社会分配机制的深刻变革。资本逻辑的
分配必将带来重大的社会危机。因为大量的人
被排出劳动过程，“按劳分配”将难以进行；“按要
素分配”则导致财富被极少数人垄断。社会分配
需要考虑到不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人依然能够
获得共享一定社会财富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使
全体社会成员获得自由时间。

社会一方面要保持效率，以实现发展上的追
赶，一方面也要考虑公平，在技术激进变革的同
时，考虑缩短工时、延长人们的自由时间，让更多
的人在岗有劳，同时舒缓“以快为上”节奏下普遍
的焦虑状况。

·无限杂思·

人工智能下的时间正义
□刘洪波

刘洪波 湖
北仙桃人。长江
日报评论员，高
级记者。


